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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今社会进步、科技发展与职业岗位变动的时代背景中，职业教育需要在专业教育中加强技术通识教育，培养“宽口径、复合型”的应用技术人才。技术通识教育体系主要包括技术公共知识教育、通用技能教育以及技术基本规范教育等内容，对于促进学生职业发展发挥着奠基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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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ng General Technical Education System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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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empor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required to carry out general technical education so as to cultivate wide scoped and complex technical personnel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sci-technology and professional posts. General technical education incorporates public technical knowledge, general technical skills and basic technical standard educations and plays a fundamental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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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随着科学技术交叉、综合化发展的趋势日益显著，单一的专业知识教育逐渐无法满足职业岗位需求，职业教育中开展通识教育的要求显得十分迫切，我国职业教育界开始探索通识教育，其内容既包括人文通识教育，又包括技术通识教育。为促进通识教育组织化、系统化开展，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四川科技职业学院等职业院校探索设置了“通识教育学院”等教育教学部门，推动通识教育走向深化，为职业院校技术通识教育的普及推广积累了经验。

从理论渊源来看，通识教育是19世纪初美国教育家Packard [1] 所提出的一种融人文与科技知识为一体的综合交叉学科教育，以便打破学科分割的弊端，使学生形成宽厚的背景知识基础，有利于专业知识的深入学习。职业技术通识教育是通识教育理念在职业技术教育领域中推广与应用的结果，即通过让学生了解和掌握技术领域内的通用理论、科学常识、技术方法、思想理念和人文社会规范等知识，更好地促进学生的技术理论与应用能力发展。由于当代“大科学”与“高技术”迅速发展，职业技术的知识内涵与专业化实践要求日益提升，为此，技术通识教育要针对技术知识、技术应用和技术传播等阶段，构建适应职业发展需要的技术通识教育体系，以促进职业教育更加贴近技术岗位要求，实现内涵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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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构建技术公共知识通识教育体系
2.1  技术公共知识通识教育的内涵
所谓技术公共知识通识教育，是指各类技术人员在学习与实践中都需要掌握和应用的基础性技术常识以及基本工具，也可称为技术通识，是与人文通识相对应的概念。著名科学家钱学森[2]曾指出，技术通识应当包括机械制图、电子线路、计算机编程等工程技术基本知识。由于科技交叉化发展与职业技术岗位的“跨界”趋势，从业人员需要面对日益综合化与复杂化的工程技术实践，这对传统学科割裂的职业技术教育提出了挑战，其应对之策是通过开展职业技术公共知识教育，并提升受教育者的知识理解与迁移能力。职业技术公共知识来自于对职业技术岗位工作相关的基础性、通用性和普及性的技术理论与实践经验总结，包括从事各类职业岗位都应掌握的基本技术思想、技术理论、技术工艺、技术周期、技术参数等知识，从学科分类上来看，则包括电脑网络知识、制图识图知识、电工电子知识、生物生态知识、化学化工知识等。从技术通识教育的历史看，我国建国之初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思想指导下，职业学校就普遍开展当时所需要的劳动技术教育，使学生获得积极的劳动体验，积累初步的技术素养[3]。当代职业技术教育所面对的技术更为复杂和先进，对技术公共知识教育提供了更高的要求，只有通过开展扎实的技术通识教育，才能弥补受教育者基础知识的不足，为受教育者未来的技术素质提升和职业生涯发展奠定深厚基础。
2.2  技术公共知识通识教育体系的组成
首先，构建技术基础知识教育体系。在当代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发展，先进制造业逐步扩大的社会经济技术条件下，高职院校要分析现代产业革命形成的技术积累，适应当代制造业高端化发展趋势，遴选出可以应用于各类工业技术岗位的通用性知识，作为职业技术公共知识教育的基本内容，也为专业技术教育提供背景知识。从科技发展进程来看，工业革命后，先后出现了纺织技术、机器技术、动力技术、矿业技术、通信技术、热能技术，直到当代信息技术、智能技术等技术类型，在生产发展与技术形态更新换代过程中，虽然技术工作形式发生重大变化，但产业技术的基本原理和功能仍然得以保持，这就为职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技术通识教育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从工业门类来看，联合国统计组织把工业门类区分为矿业、建筑、制造业与基础设施建设业等。从学术研究来看，日本学者小峰龙男[4]等人将理工科基础知识分为机械、电力、建筑、通信、化工等。根据生产实践发展和科技交叉渗透的新情况，高职院校在技术基础知识教育方面需要普及各类技术学习所需的数理基础知识，以弥补学生基础的差距；在技术学科知识方面需要充实机械、化工与工程设计等专业基础知识，拓展学生专业能力范围；在技术应用与创新方面需要开设弱电、通信、信息、制图等新兴技术知识，助力学生专业能力提升。
其次，构建技术基本适用教育体系。一般而言，人们讲到的技术总是指应用中的技术。历史上曾经存在的里程碑意义的技术发现奠定了后续技术的发展路径，具有学习借鉴价值，同时，对于以培养一线应用技术人才的高职教育来说，开展技术教育更要联系生产生活实际，将各类专门技术的应用领域和范围加以梳理，避免学生因不了解技术应用价值而丧失学习兴趣。在实际的职业教育中，受教育者也经常会提出“学致何用”的疑问，这就要求职业教育中将技术现有的和可能的应用领域加以归纳，使学生明白学习的目的和领域。历史地看，古代手工业技术教育就是通过工匠训练的形式完成教育过程，培养了很多高超的技能人才。在工业化时代，班级授课的模式下造成了知识教学与生产实践的脱节，而职业技术教育中“干中学”、“教学工厂”、“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等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尝试，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知识应用的问题，但同时又带来了理论知识破碎、实践范围狭隘、中职与高职重合等问题。因此，高职教育需要在现有的基础上提升一步，以现有的专业技术教育为起点，构建广谱、多向的辐射型技术知识应用谱系。例如，在开展化工萃取技术知识教学中，可以连带讲解萃取技术在制药、催化剂、肥料、食品等领域中的应用，使单一的技术知识教育与广泛的工业生产实践联系起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技术知识迁移应用能力，对于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和创新性品质培养都有积极意义。当然，此类教学还需要职业院校整合相关领域的学者和专家共同修订或编制有关教材，开展师资培训，才能使技术应用知识教育得以实施。
再次，构建技术思想与方法教育体系。技术思想与方法是技术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专门技术领域的精华，职业技术人才在掌握技术知识与技能的基础上了解技术方法，才能做到“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能够真正成为技术的主人。在农业社会中，生产技术的主导技术思想是将人力或畜力转化为农业、手工业中的动力源；医疗技术的技术思想主要是发现自然界中的药源，达到防病治病的效果。而在工业化社会中，技术思想和方法侧重于“控制自然”，即将蕴藏在大自然中的天然能源转化为生产动力，将自然资源制造为生产生活用品，使大自然尽可能充分地为人类服务，从而比农业社会极大地扩大了生产资料的来源，创造了更多的物质财富，解放了更多的人口从事于精神劳动，间接地促进了精神财富的产生。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技术思想和方法着眼于人、技术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这就需要将技术的生态化、人性化与民主化范式纳入到职业技术工作者的活动过程中，在技术的决策、开发、设计、制造、应用的各环节综合考虑生态文明要求，贯彻以人为本的技术观，强化技术风险，减少技术代价。技术思想与方法广泛蕴含于技术史、技术哲学、技术伦理、技术美学等边缘交叉技术学科之中，需要高职院校结合自身专业设置实际开设相关课程，为学生职业技术素质提升提供源源不断的教育资源。
3 构建通用技能通识教育体系
3.1  通用技能通识教育的内涵
通用技能通识教育是作为接受专业教育的职业工作者在各类职业活动中都需要用到的公共性技术能力和素质。我国职业教育虽然实行严格的分专业教学，但在实际工作中，为应对行业集群化发展与职业岗位“跨界化”趋势，需要将通用技能教育融入到专业教育中，例如，有的行业职业技术院校将钳工、车工、制度、编程等作为通用职业技能加以普及，使各类专业的学生都掌握基本的技术通识基础，从而增强其在职业岗位活动中的竞争力。通过强化学生的职业基本能力和行业通用技能教育，使学生能够更好地适应岗位要求，拓展职业发展空间。
3.2  技术公共知识通识教育体系的构成
首先，构建职业基本技能教育体系。职业基本能力是从业者在从事职业工作中必须具备的身体与职业素质条件，也是用人单位在生产、管理与服务工作中对从业者的基本要求，一些特种行业对此有着较为严格的要求。从职业岗位的实际要求来看，职业能力包括体能、智能与技能等。其中，体能是指个人的身体素质和健康程度，从业者必须拥有健康的身体、快捷的反应和一定的承受力，才能适应高强度的职业劳动要求。智能是指个人理解事物本质和应用科学技术的能力，从业者必须具有一定的专业基础和文化素养，才能理解职业岗位的工作要求，更好地履行工作岗位职责。技能是指个体运用所掌握的专业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技术含量较高的职业对技能的要求较高。日常工作中人们评价员工“技术水平高”主要是针对技能而言。职业基本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即对体能、智能与技能的全方位调动与综合应用，转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操作能力、分析能力与管理能力等。
其次，构建行业通用技能教育体系。“行业通用技能是在一组特征和属性相同或相近的职业群中体现出来的共性的技能和知识要求。”[5]行业通用技能与职业岗位或工种紧密联系，由专业性的职业技能模块构成，是从业者从事专业领域工作的必要依托，需要个人在强化专业知识的理解、应用和专业技术操作、训练的基础上才能达到较高的水平，从而达到本行业相关工作的要求，并能够在相邻或相似的岗位中得到迁移，有利于从业者较快地适应新的相关工作岗位。行业通用技能有助于从业者在专业技术思想和方法引导下，有效利用专业知识和技能独立地解决专业问题，具体体现在从业者控制工作过程、选用生产方式方法、操作劳动工具等。例如，机械专业的学生在学习力学理论知识基础上，可进行钳工、车工、电工、模具等基本技能训练，还要增加学生对于铸造、锻造、铣工、刨工等方面的技能，以增强学生对转职换岗的适应性。通用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从业者走向专业化的重要标志，它使从业者熟练掌握“工作过程知识”和技能，积累工作经验，成为行家里手，并对相关行业和新员工起到指导和引领作用。这方面不少高职院校阈于严格的专业划分，使各专业学生在夸学科、跨专业选课时面临困难，因此，需要促进开放办学，在教学管理中推进完全学分制，走“大类招生”与“大类培养”相结合的道路，促进复合型技术人才的成长。
再次，构建职业社会技能教育体系。职业社会技能是指从事任何职业或行业都需要具备的具有普遍实用性的技能，对职业活动的顺利进行起着促进和保障作用。职业社会技能包括柔性与刚性两方面的技能，柔性技能是指社会活动技能，即在职业活动中积极开展职业岗位内外的理解、服从与沟通等交际能力，维护职业活动过程的正常展开；刚性技能是作为现代职业人应具备的统计、信息、专业服务与咨询等能力。早在1998年我国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在《国家技能振兴战略》中就提出了开发核心技能体系的目标，并结合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以及具体国情，确定了中国职业社会技能体系的8个模块，即人际交流、数字运用、信息处理、与人合作、解决问题、自我提高、外语应用和创新等。职业社会技能的评价标准和发展方向是为企业发展及劳动者职业发展服务。职业社会技能具有普遍适用性和广泛迁移性，随着智能化技术的应用，行业通用技能和特定技能作用相对下降，而职业社会技能的重要性日益上升[6]。
4   构建技术规范通识教育体系
4.1  技术规范通识教育的内涵
技术规范通识教育是指职业院校对学生开展的技术运用的标准、范围、注意事项等生产技术规定以及技术运用的社会环境、法律制度等技术社会规范等方面的知识传授与习惯训练活动。生产技术规范的范围十分广泛，如化工类专业学生从“不在工作场所进食”、“穿着工作服”到“操作标准”、“质量控制”等，都应纳入技术规范教育的范围，在生产实践中也出现过因违背这些基本规范而导致人身伤害和生产事故的案例，需要引起高度重视。技术社会规范的应用主要在于要求从业者维护行业共同利益，遵守行业职业道德，贯彻行业规章与相关法律法规，为技术服务对象提供良好服务，对于因采用技术产品而出现的后续服务要按照合同规定予以落实，塑造良好的职业社会形象。
4.2  技术规范通识教育体系的构成
首先，构建技术活动规范教育体系。“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严格的技术规范是从业者开展技术活动的规矩约束与制度保障。所谓技术规范主要是指，从事某种职业技术活动的人们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与一定物质技术生产过程相联系的工作标准和操作规范的总和。狭义的技术规范是指，某一具体的技术活动中必须遵守的技术规则、流程与数量规定；广义的技术规范还包括国家法律和社会文化对技术应用的特别规定与特殊要求，如“执行三包”、“终身保修”等。这对于技术活动健康运行十分重要，缺乏技术规范的支持，有可能使技术产品与设备在未能发挥其应有效用的情况下被迫搁置或遗弃，造成浪费，阻碍技术推广与进步[7]。技术规范作为从业者的技术实践标准，克服了技术活动中的随意性，使技术活动能够按照特定的要求开展起来，形成可比较、可控制的技术模式，为提高技术质量、提升技术水平提供了条件。技术规范有助于技术主体加强自我约束，在技术规范之内进行技术活动，不偏离技术轨道，促进了技术系统安全有序运行。随着技术的发展，技术规范与先进技术相联系，先进技术的开发者往往会成为规范与标准的制定者，不仅会促进技术的推动，也会在某些方面给技术活动的后来者指引正确的方向，防止技术的负面效应产生。技术规范是广义社会规范的一部分，社会规范的有序性、民主性与安全性等方面要求融入到技术规范之中、转化为技术规范，并通过技术工作者的自觉遵守，规范技术开发、研制与应用活动，使技术主体主观思维有所约束、有规律可循，更好地承担起对社会和他人的责任，并能够在发生技术问题时按照社会法律法规的规定，主动承担责任，采取补救措施，使技术更好地为社会公众服务。
其次，构建技术社会规范教育体系。技术社会规范是指因技术的应用而产生的技术与社会之间新型关系的处理原则与规则体系。关于技术社会规范的教育系统，西方国家在职业技术教育中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体系，即所谓科学、技术与社会（STS）教育。它主要针对技术对社会公共生活的改善以及社会关系进步所起的正反两方面作用的分析、评价与对策研究。从历史过程来看，20世纪60年代后，STS理论从人、社会与自然大系统的统一性出发分析看待科技活动的社会功能与后果，并涉及到技术经济、技术责任、技术监督、职业良心、技术风险等方面，从而形成了若干细分理论分支研究。受其影响，社会行业职业领域推出了相应的职业技术规范。其中，科学知识社会学（SSK）主张全面探究科学知识的社会原因及其影响，揭示了科学知识产生过程中的利益机制、磋商机制、信用机制、互动机制等，强调科技知识得以形成的社会环境与关系结构，有助于从业者从社会经济基础的角度掌握和落实技术规范。技术的社会形成理论（SST）强调社会因素对技术的塑造作用，重视社会生产生活需要、社会群体与个人参与、文化选择、公众评价等文化因素对技术的影响，认为技术“为人类的信仰、欲望和渴求所塑造”，“我们的体制——我们的习惯、价值、组织、思想的风俗——都是强有力的力量，它们以独特的方式塑造了我们的技术。”[8]社会塑造技术的过程充斥着技术解释、技术认同、技术磋商等机制，推动了技术产品的多元化开发与多样化发展，有助于职业技术工作者尊重技术使用者的主体作用。此外，技术的社会建构理论（SCOT）、系统方法理论（SYS）和行动者网络理论（ANT）进一步揭示了技术解释、技术争议、技术主客体要素之间的互相影响与博弈，强调技术要素“转译”与协调稳定有助于职业技术工作者以主体的角色广泛观察技术引发的各类问题，将技术伦理规范、社会技术评估和管理和技术主体责任意识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促进社会和谐，提高技术的社会效益。科学、技术与社会（STS）教育在我国职业教育中开展得比较少，应当加以强化。
再次，构建技术生态规范教育体系。在构建生态文明的过程中，技术应用不能再以生态环境为代价追求片面发展，否则在生产实践中难以为继。历史地看，我国传统农业技术蕴含着“天人相应”伦理导向，追求技术与自然的和谐。传统农业追求“顺天地时利之宜，识阴阳消长之理”，使耕作的过程不损土地肥力，实现持续发展。古代建筑强调适应环境，经久耐用，利用自然之力服务人类。古代水利工程如都江堰等，因势利导，疏导结合，化害为利，使防洪灌溉功能融为一体，在造福于人的同时促进了生态环境的改善。在手工业技术方面，强调操作轻便，便于控制，发挥人的智力和身体潜能，达到“人技合一”的境界。现代科技应用强调利用“自然力”，追求控制自然以满足人的欲望，对自然的生态性与有机性缺乏敬畏意识与伦理关怀，逐渐引发了自然退化、生态失衡、环境污染等多重危机，也使得生活质量乃至生命质量受到损害。为此，长远来看，职业技术工作者需要从技术的过程性出发，在技术设计、运行与善后治理等环节入手，加大技术伦理教育，在技术过程中明确生态规范，使技术操作符合社会伦理和生态秩序要求，逐步预防和消除技术风险，尊重科学规律、技术发展规律与生态规律，使技术过程更具人性化、生态化与社会友好性，使技术的应用得到优化与改良，实现技术与自然的和解，这样的技术活动“对自然的征服减少了自发的盲目性、侵略性和多发性——这也意味着减少了人对自然的凶残性。”[9]在技术设计与应用中贯彻善良意志与生态美学指导，使技术人员的操作过程成为合理利用自然、促进生活改善的过程，其教育基础则源自于职业技术教育中技术、美育与生态教育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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